
田野與文獻　第五十四期　2009.1.15 第33頁

2008年12月中旬，我們在四川省社科院陳世

松的安排下，在成都市武侯區龍江路小學退休教

師舒畢生及胡老師的帶領下，對成都市郊東山一

帶的清代廣東移民後裔進行田野訪談。

成都是天府之國和川西平原的中心，其以

東偏北屬丘陵黃土地區。這一地域在清代主要屬

於簡陽縣管轄；民國時期，一度劃歸華陽縣，後

又劃入新都縣。今天的東山區大致包括成都市轄

的青白江區、錦江區、龍泉區及新都區的二十多

個鄉鎮。這裏的居民大多是在清代時來自於廣

東，也有部分來自於福建、江西，大多能操客家

話，形成今成都東山客家方言區。他們自稱「廣

東人」，其他族羣的人則稱他們「土廣東」。此

次調查主要以洛帶鎮和石板灘鎮的某些鄉村為重

心。

我們在龍泉驛區洛帶鎮長安街（場）訪談時

得知，長安鎮原來是一個獨立的基層行政區，後

改稱金龍鎮，現已併入洛帶鎮。長安場座落在一

條小河的沿岸，儘管小河已經乾涸，這條河流也

許是傳統時代長安鎮與外界聯繫最便捷的紐帶。

我們訪談的那天正逢趕場期，不寬的街道兩邊擺

放著各式農業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隨便問一位

趕場的人，他們都說自己是「土廣東」後代，既

能說西南官話也能講客家話，並知道近10年來學

界與政府加給他們「客家人」的標籤。我們隨機

訪問的兩位老伯　　葉伯和黃伯，他們都說自己

是客家人（即「土廣東」），並聲稱當地絕大部

分人都是「土廣東」，族裏都有祠堂、族譜。據

葉伯說，其祖籍在廣東梅州，與葉劍英元帥有一

定的族源關係。在他們居住的地區，同樣是「廣

東人」的陳姓和劉姓等移民先到，將插佔的土地

命名為陳家溝、劉家溝，而葉家後到，並因陳、

劉插佔土地太多，不能耕種，葉家就與他們建

構了一種虛擬的家族關係，即陳、劉兩家將葉

家認為「乾兒子」，把土地贈送給葉家耕種，也

就是說把耕種不了的土地讓給「乾兒子」使用，

所以葉家生活的村落被稱為「乾溝子」。至於黃

伯說，其祖籍是廣東和平縣，其祖先娶了三個老

婆，生了21個兒子，其後裔有不少人遷入四川。

由於當天趕場，葉大爺開著的茶館生意不錯，裏

面坐著的客人幾乎都用客家話交流。葉、黃的祠

堂座落在鄉間，族譜也放在鄉間家中。

我們在龍泉驛區金龍鎮石碾村二隊考察時，

在一個山坡上遇到一戶人家，女主人姓葉。據她

說，其丈夫張先生祖籍為湖廣麻城孝感鄉，原為

四川富順縣人，被葉家招贅上門。我們自稱為四

川客家研究中心人員，她對此頗有興趣。我們問

她何時知道自己客家人的身份時，她回答是近些

年的事，並說原先生活在這裏的人只知道自己是

「土廣東人」。至於這一稱謂是他們自稱，還是

湖廣人等移民的他稱，她已經無從知曉。每當她

回答不了我們的問題時，她都會詢問在一旁的父

親。父女兩人的相互補充，使我們對土廣東人在

東山的生活有了不少認識。

葉女士有兩個孩子，他們並沒有跟葉家姓，

而是跟隨丈夫姓張。當我們就她為何不跟女家

姓時，她說家裏老人說，不管跟誰姓都無所謂，

只要在老時有個端茶倒水的就行。當然，還有一

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孩子上學時會遭到同學

的譏諷，因為在東山的孩子一般都跟父姓。一旦

孩子跟母姓，不僅孩子尷尬，而且也會暴露其父

親的招贅身份。或許這才是葉家招贅又讓孩子隨

夫姓的重要原因。從中可以感受到在東山客家地

區傳統與現代的矛盾交織。葉女士還說，以前客

家婦女是不能參與祭拜祖先活動的，現在卻可以

了。我們特意向她詢問有關家族祖墳的問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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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她們家有一位姓朱的祖婆（至於世代，無法知

曉）是從簡陽三星遷到萬興鄉羅家廟安葬的。

（其實三星也好，萬興鄉也罷，在清代都屬於簡

陽縣管轄，只不過對於葉家來說，這已算比較遠

的遷葬了。）

我們從葉女士的談話中還瞭解到有關客家地

區女性纏足即「裹腳」的情況。葉女士說，在她

小時候，家裏的祖母、外婆都纏足，周圍其他老

年婦女也多纏足，且這些婦女都參加農業生產，

裹腳並沒有影響婦女外出勞作。可以想像，當年

客家婦女遷入四川後不久，就吸收了當地流行的

纏足風氣。1明清時期，廣東本土流行天足風氣，

清初吳震方在《嶺南雜記》中記載：「嶺南婦女

多不纏足，其或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婦婢俱赤

腳行市中。親戚餽遺盤榼，俱婦女擔負，至人家

則袖中出鞋穿之，出門即脫置袖中。」2乾隆時張

渠在《粵東聞見錄》卷上也記載：「嶺南婦女最

苦，多不裹足著屐，其上戶女則纏足亦在十一、

二歲後，若下戶偶為之，則群相詬厲，以是為良

賤之別。」3客家婦女進入四川後，從故土的不纏

足到逐漸纏足且相當流行，但並沒有改變她們參

加田野勞作的習慣。

神靈信仰是我們在鄉村社會調查時常問及的

話題。我們向葉女士打聽當地神靈祭拜時，尤其

是女性拜神求子的問題。她說，現時當地沒有什

麼廟宇，也很少拜神。但在以前，當地婦女在每

年農曆三月初三都會去洛帶鎮的燃燈寺（當中供

奉着觀音菩薩）參加童子會，目的是求子。從當

地纂修的地方志可知，在清代時，這裏應該有南

華宮、天后宮、萬壽宮等廟宇，裏面供奉的神靈

為六祖、天后和許真君。看來傳統的神靈信仰，

已經被她們這一代成長在新中國的人所淡忘。其

實近年許多移民廟宇如南華宮、萬壽宮和禹王宮

等已被復修，只是鄉民已對這些廟宇感到陌生。

這些廟宇在清代是各地移民身份認同的一個標

誌。她告訴我們當地客家人之間以及客家與其他

移民羣體之間，好像沒有發生過衝突。

我們在洛帶鎮石碾村三隊考察的重點是羅氏

家族的白氏祖婆墓。從陳世松編著的《四川客家

歷史與現狀調查》4中得知此墓，舒畢生亦曾於

五年前目睹過該墓，但現在已記不清該墓的具體

位置，因此我們唯有在途中邊問邊找。在此過程

中，我們目睹了客家移民後裔居住的丘陵山區地

帶的大致狀況，領略到這一區域非常濃厚的客家

氛圍，最典型的特徵就是客家方言的普遍使用，

以及村落中的人幾乎都認同自己是客家人。

經過向路人問詢，我們大致瞭解羅氏太婆

墓的方位，在經過村裏一處相對高大的房屋時，

以一開始並沒有看清門楣上的字樣，但大門兩旁

牆上張貼著許多長安鎮石碾村有關計生、稅費等

公務事項佈告，我們以為是村裏的公共活動場

所。後從門縫往屋內張望卻發現裏面有神龕，經

瞭解才知道這就是羅家祠堂，神龕上擺放著羅家

列祖列宗的木主牌位，上方有一匾額書「理學家

風」。可惜，保管祠堂門鎖鑰匙的人不在，我們

無法一睹其具體面貌。我們只好繼續向羅家白氏

太婆墓所在的山麓前進，沿著農田的溝坎，穿越

一片荊棘山林，終於發現了一尊矗立在山麓旁的

低矮石碑，在踏平石碑周圍的荊棘後，終於見到

了石碑的真面目，碑上刻有「□□後土神」，其

中「後土」兩個字，使我們想起在廣東、福建等

地考察客家墓地時的景象，即一般客家祖先墓周

圍都有刻有「後土」的石碑。在離石碑不到一米

遠的茂密樹叢中就是羅家白氏太婆墓。這個墓其

實處於農田和山坡的交界處，由於荊棘和草木的

遮擋，使我們走了彎路。在墳墓不遠的山路轉彎

處有一顆巨大的樹，同行的舒老師說那是村子的

「風水樹」。白氏太婆墓依山而建，墓前豎立着

一塊巨大石碑，上有屋簷式的碑頂，碑兩邊有

附碑。所有的碑刻因年代久遠均已無法通讀。

正中主碑自左至右刻有「清同治三年歲次甲子

（以下不清）……清故顯妣羅母白氏（以下不

清）……」，左邊的附碑內容完全看不清，右邊

的附碑內容有「戊辰　三房祀男芳慶　么房祀男

廷慶　孫成文」等字樣，橫眉有「地靈人傑」。

在正碑兩側自右至左有碑聯為：「□讓牛眠稱吉

地，還同馬髯起高封」；兩塊附碑兩側自右至左

有碑聯為：「明承福地，□水起秀。」

我們在離白氏太婆墓不遠處，向一位中年

男子瞭解情況。他說，他周圍的住戶有百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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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姓羅。他們家的祖公墓在新橋村，至於祖公

和祖婆為何分開埋葬，他不知原因，建議我們向

老一輩人打聽。我們一邊打聽一邊下山，想回到

羅氏祠堂看看保管鑰匙的人是否已回來。在臨近

祠堂的路上，一位老婆婆詢問我們在做什麼，我

們告訴她想看一下羅氏祠堂，她很爽快答應幫我

們找保管鑰匙的人。在等待這位婆婆找人的空隙

裏，我們與一位坐在家門口曬太陽的老人攀談起

來。老人姓劉，已經八十多歲了，說自己是「土

廣東」，其理由是其家族族譜與湖廣人族譜對不

上，與「土廣東」能對上。有意思的是，老人的

妻子為成都土門子張家女孩，且張氏是湖廣人，

嫁過來後也能用土廣東話交流。看來客家人與湖

廣人等其他移民羣體都可相互通婚，並不是以往

所說客家人不和其他族羣通婚。據老人說，劉家

的祖公墓在土門子附近，其祖公娶兩個老婆，都

與祖公葬在一起。當我們問起羅家白氏太婆墓

時，劉大爺並不知曉。他建議我們訪談羅家老

人。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幫我們找人的婆婆回來

了，她說管理祠堂的人沒找到。我們感謝之後詢

問她是否瞭解有關羅家遷川的歷史，她邀請我們

到她家詢問其丈夫。我們跟著婆婆到她家訪問。

婆婆姓戴，七十多歲，三歲時，父母雙亡，對戴

家的事一無所知，後來嫁入羅家。戴婆婆叫來了

丈夫以及另一位比丈夫年齡稍小但輩分卻為叔叔

的老人。我們從《羅氏族譜》5瞭解，羅家入川

一世祖為白氏夫婦，入川二世祖有五人，後一房

絕嗣，所以真正的二世祖為四房。與我們聊天的

年齡偏小者為羅家在東山的么房，戴氏丈夫為長

房。年齡偏小者受過一定的文化教育，在聊天中

一直掌握著話語權。他的許多記憶來源於《羅氏

家譜》，因為舒畢生手裏有《羅氏族譜》，羅家

老人不時借用族譜內容描述其祖先。比如他說，

羅家祖先有九妻十八子，其中1 5個兒子考中狀

元。他還說，四川的羅家祖墓和祠堂前都有石桅

杆，這象徵着其家族出過人才。但《羅氏族譜》

記載顯示，所謂「九妻十八子」是羅家在福建發

生的事，和四川沒有關係。羅家移民四川開始於

清初。羅家老人的記憶已發生了對某些不同時段

的歷史「嫁接」。這一現象說明，移民後裔的歷

史記憶可能與老輩們在口述家史時的「選擇性記

憶」有關。但這種錯位記憶卻讓我們感受到客家

人在四川為了提高其社會地位而將族譜中「英雄

史」移位嫁接並放大。

當我們向幾位老人瞭解當地神靈祭拜的情

況時，他們也不知道廣東移民建立過南華宮及供

奉六祖的情況。但他們說，在其村落附近的羅家

廟有川主廟，以前每年都舉行祭拜儀式，祭品有

羊和豬腦。因為東山一帶為山地丘陵，祭拜川主

的目的是求雨。據說，這一儀式到了新中國成立

後的一段時間內都被保留着，曾由生產隊集體負

責管理。「四清」以後，因破除迷信，川主廟被

毀，祭拜儀式也不再搞了，直到今天也沒有恢

復。他們還說，當地以種植紅苕為主，這是一種

經由客家移民傳入四川並廣泛種植的高產糧食作

物。廣東客家移民信奉六祖，建有南華宮，這在

洛帶鎮上就有分佈。但在山區卻沒有留下這一民

間記憶的空間。我們認為，南華宮確實在客家地

區存在過，但時間上可能是在移民畛域較清晰的

清中葉以前。晚清以後，隨著移民向土著化邁

進，原籍鄉神信仰已退居其次，並漸漸淡出人們

的視野，在認同四川新家鄉時，自然也就接納了

四川人共同信仰的「川主」，況且川主能解決生

產中遇到的乾旱問題，這一點是居住在山區客家

人最關注的大事。

我們還向老人們詢問了羅家在當地的嫁娶情

況。據他們說，羅家較多與土廣東人結婚，而與

湖廣人結合則較少。羅家老人說，在他們居住的

區域，張、羅兩姓長期禁止通婚，因為傳說張、

羅兩姓為一家人。這之中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大

約是羅家遷入到東山地區後，有一個祖先因犯罪

被官兵追捕，他在情急之中躲在了路旁高高的芭

毛（一種草本植物）裏，官兵沒有發覺。過了

一會兒，官兵突然沿路折回，看見了羅家這位祖

先，就問他姓名，這位祖先急中生智回答「姓

張」，這一支房後裔以後都改為張姓。於是羅家

規定羅、張不能通婚。這一規定至今仍被延續

著。這一故事的真實性如何？我們無法判斷。但

類似這一故事的還有華陽范氏，范氏規定范、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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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通婚，但理由和羅家有區別。1989年筆者曾

在成都市金牛區龍潭鄉同仁村10組訪問過71歲的

范姓老人，他說，范家入川後，因家族人口發展

太多，輩分無法排下來，於是家族商議部分房支

改他姓，龍潭鄉一帶的范姓就改為劉姓，故當地

有「劉范是一家」和「范劉不通婚」的說法。在

這些故事的背後，是不是隱藏著客家與土著、客

家與非客家族羣之間的利益爭奪？還有是否因客

家人後到四川，為了插佔更多的土地，而把家族

人口臨時分開，以方便佔取更多的土地。當然，

也不能排除部分客家人到達四川後成為遊民，因

擾亂社會而遭到官府的通緝。

在我們採訪的羅家男女中，他們幾乎異口同

聲地說，成都東山一帶的客家女性普遍纏足，至

少羅家女性包括娶進來和嫁出去的女性無一例外

都纏足。纏足並不影響女性參加田野勞作。這一

現象與客家大本營的廣東等地相比有較大差異。

按羅家老人說法，清初羅家有好幾房入川，到達

四川後，將廣東祖籍的祖先骸骨分開，由各房帶

往自己插佔地供奉。石碾村羅家分到的是玉欽公

骸骨，具體是哪一塊已不清楚。據光緒《羅氏族

譜》記載，玉欽公為廣東十三世，其子起麟和妻

白氏攜子入川。起麟公生有五子，其中一子為入

川途中所生，「路過資州，隔此四日之程，時值

臨產，寸步難行，即在斯地站劄四十日，始往此

地。言念及此，令鐵石人聞亦知墮淚。」至於白

氏太婆為何與起麟公分開埋葬，老人們也不知

曉。

在石板灘鎮考察期間，得知石板灘在清代

屬華陽縣管轄，解放後劃歸新都縣，現為成都市

成華區下設的一個鎮。這裏在清代屬於華陽與簡

州、金堂、新都等交界地，據新纂《新都縣石板

灘鄉志》6記載，早在乾隆三十年（1765）就有廣

東移民建立的南華宮，清末爆發的紅燈教反洋教

的女首領廖觀音就是廣東客家移民。我們按《四

川客家歷史與現狀調查》中〈石板灘鎮〉7條記

述，選中了該鎮馬家村12組李家祠為考察重點。

路途上經過不斷打聽，終於找到李家祠堂大致方

位，正在我們向路邊的一位婆婆詢問祠堂的具體

位置時，得知她就是保管祠堂鑰匙的人，在知道

我們的來意後，她熱情地將我們引向李家祠堂。

祠堂大門的匾額為「珍公老祠」，門簪上分別刻

著「福」、「壽」字樣，祠堂屋宇保存尚完好。

珍公即為李家入川始祖李珍魁。進入祠堂發現該

祠堂分為前後兩楹，中間為天井，前廳的屋脊樑

上刻有「萬代興隆」的字樣，這與《李氏族譜》

扉頁的記載一樣。前廳的牆體上高高懸掛著三塊

節孝木牌，字跡依稀可見，分別為「皇恩旌表節

孝　李其暲之妻劉氏」、「皇恩旌表節孝　李其

昉之妻葉氏」、「皇恩旌表節孝　李其曔之妻黃

氏」。看得出這是經過清代官府認可的精神獎

勵，顯示了李家以此作為獲取社會資源的一種手

段。

在李家祠內天井右側的牆上，鑲嵌有五通

高度統一但寬窄不一的石碑，但字跡已經風化得

極難辨認，大意是說珍魁入川的經過以及其四房

後裔如何商議建祠與設立宗祠烝嘗管理章程，落

款為同治六年歲次丁卯孟冬月下廡穀旦。而在外

天井左側的牆角處有幾根斷裂的石柱，上面刻有

「神通廣大護川民」和「□□雄威留粵土」兩字

句。據李家一位老伯說，李家始祖入川時從廣東

帶進了地方保護神三都司，並在四川建立了家族

式的三都司廟，這些石柱就是三都司廟的廊柱，

後來三都司廟毀壞，人們把石柱搬進了祠堂。據

這位李大爺說，當年，其始祖背著三都司神一起

入川，途中遇到大河，搭人過河的船工只搭人不

搭菩薩，他們的祖先只好把背著的三都司卸下

來，安放在河邊，燒香，點錢紙，並對三都司神

像說，對不起，不是我們不願意背你了，是船工

不搭你，只好把你安放在這裏了，您就好好待在

這裏吧，我們先往四川去了。於是他們就上船

了。然而萬沒有料到的是，船還沒到岸，他們的

祖先就看到三都司已在河對岸等他們了。他們便

繼續背著三都司前進，直到在四川落籍的地方建

立祠廟祭拜，並把三都司神刻成石像。我們在李

家祠堂神龕一角看見三尊已被破壞了的三都司石

像，其中一尊有頭，另外兩尊只剩下石基。旁邊

的一塊石碑上依稀刻有關聖帝君、天后娘娘、觀

音大聖等字樣的神位，大約也是曾放在三都司廟

內的。這一點頗類似於廣東人典型的雜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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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的《李氏族譜》8記載說，李珍魁夫婦帶著

兒子、兒媳及孫子共八人向四川進發，「一路同

伴有楊、馮、繆、江、黃，六姓十九戶，同心虔

誠祀敬三都司張、李、毛三位靈神來川，一路順

遂，萬無一失，舟渡楚江，風波巨作，眾皆失

色。於是大呼三都司救命，霎時，風恬浪息，路

途賴以安寧。」等六姓人家在四川安定後，遂聯

合建廟祭祀三都司。

李家祠堂正廳的神龕上擺放著祖先牌位，上

面的橫額為「理官柱史」，兩邊懸掛的神榜楹聯

為「將軍世澤千秋衍慶，宰相家風萬古流傳」。

神龕正面刻有「克昌厥後」，下面上香的地方張

貼着不少請來的神符紙畫。祠堂內的牆壁上貼滿

了近年來李家子孫祭拜祖先的費用來源及其開支

情況。李家祠堂神龕上的牌位寫著「李氏堂上　

歷代先祖考妣之神位」。

祠堂神龕上的兩塊木主牌從外表來看很簡

單，同行的舒畢生讓我們把木主牌拿下來打開看

看，原來裏面藏有一塊刻有「清顯考妣□□□□

神位」的牌位，打開牌位盒蓋，內側有：「父生

於康熙九年庚戌歲八月二十三日酉時，卒於乾

隆二十一年八月初四日申時，陽年八十加七」，

「母生於康熙十二年癸酉歲八月二十三日寅時，

卒於乾隆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子時，陽年六十有

五」；神主木牌內寫有：「遷蜀始祖清待　　　

　  　　　　　　　人之神主，康熙五十七年戊戌

八月內，自廣東省長樂縣錫坑移於四川省成都府

華陽縣石板灘居住。」

另一神主牌位的外面寫有「清顯　　　　 　

　　　　人之神位」，蓋板內從左到右的文字

為：「生於康熙己亥年十一月十一日亥時，皇清

待誥諡勤惠李母周老孺人一位之神主，卒於嘉慶

四年己未歲九月初六日申時」，底板內從左至右

文字為：「生於康熙五十年辛卯歲五月初六日未

時，陽年七十三歲，清故顯考諡康義諱若煥李公

府君一位之神主，卒於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九月初

八日辰時」。

另一塊木主牌位上寫有：「顯　　　　　　

　 　君香位　立祠祀男　 」。

我們在訪談中特別留意李家為何居住在「馬

家村」這個村落。被訪問的李大爺告訴我們，現

在的馬家村只有極少數外姓，絕大部分均為李珍

魁的後裔，都姓李。其原因是，當年他們家的始

祖李珍魁進入馬家村時，已經有了這個名稱，大

約已經得到了官府的承認。那麼，為何會出現馬

家村沒有姓馬的呢？據說，馬家9先抵達馬家村，

李家後到。李珍魁夫婦在廣東時已有五個兒子，

入川時，留長子守家，帶著四個兒子，其中二兒

子瑾公夫婦育有一子，一家共六口抵達四川。李

家到達馬家村時勢單力薄，馬家是當地大族，家

裏養了40名打手，馬、李兩家因為用水灌溉而屢

屢發生衝突，李家總是處於下風。為了能在當地

站住腳，珍魁公於是回到廣東將大兒子一家人也

帶到四川。傳說李家入川祖婆魏氏雖然纏足，但

會武功，大兒子也會武功。一次魏太婆和大兒子

一起在田野裏踏水車灌溉，馬家的打手又出來滋

事，大兒子隨手將田埂上的青樹連根拔起，把馬

家的打手打散，李、馬兩家於是在仕宦的調解下

到聯宗祠10喝茶評理。但是馬家的人不去，於是大

兒子便捉住馬家主人，將其夾在胳膊下，結果那

人動都動不得一下，臉都被逼青了。馬家這次和

李家的較量，明顯處於下風，可能由於馬家經常

欺壓百姓，在聯宗祠的評理中也沒佔上上風。後

來馬家就逐漸遷出了馬家村，搬到龍潭寺附近的

馬桃子八里莊居住。最終馬家村成為李家的主要

生活繁衍地，直到今天，仍是如此。李家保留下

來的《李氏族譜》也記載說，李家到石板灘「落

業以後，馬姓恃強霸水，珍公復回廣東變彥，與

長子槐公夫婦一齊至川」。族譜的記載僅此而

已，也許李大爺的傳說就是從這裏敷衍而出並不

斷加以神話。這個故事顯示，隨著眾多移民進入

四川，有關田土、水利的利用問題，移民之間確

實曾產生過糾紛，這些糾紛的處理辦法可能還是

根據移民的家族實力私下解決。這也許是四川移

民在早期頻繁移動的一個原因。對此，《李氏族

譜》也記載說，李珍魁夫婦於康熙五十七年入

川，先居住在與成都府毗鄰的潼川府，據說李珍

魁「善貽謀，不三年，創業築基，因宅後有墓古

一塚，被不良鄰家冒為祖墓，藉端構訟，經縣主

訊明息事。公曰：『昔人擇鄰而處，斯地何以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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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也。』乃棄其業，徙至成都府華陽北門外五十

里，地名石板灘，上流西江河馬家沖居焉。……

（雍正五年）在此鼎創大業。」儘管族譜說李家

在潼川府與鄰家糾紛經官府「訊明息事」，但從

李家很快遷到華陽來看，官府對移民社會控制尚

不到位，移民間之衝突可能以私下調解為主，否

則只能選擇再遷徙他處。當李家從潼川府遷往成

都府華陽時，把三都司也帶到了馬家村，並建廟

祭祀。

臨近傍晚，我們向李家人道謝辭別，在路

過成都市新都區木蘭鎮時，我們訪問了原鎮長劉

先生。據他說，木蘭鎮98%以上都是客家人。他

本人也是客家人。劉先生將其負責編寫的《木蘭

鎮志》（2008年4月列印稿）拿給我們看，其中

第十五篇〈客家文化〉、第十六篇〈社會風土〉

均記述了木蘭鎮的客家情況，因該書尚未正式刊

印，在劉先生的許可下，我們對某些章節進行了

拍照。

在田野調查期間，我們還專門拜訪了舒畢

生家。舒畢生拿出其近年在東山地區拍攝的客家

祭祖照片，並告訴我們，他近年來一直關注四川

客家研究，尤其對客家移民路線有較大興趣。他

在四川內江一帶做田野時發現，至今在豐都鬼城

一帶還流傳着移民賣船的故事。據說，移民乘坐

木船通過水路進入四川後，大多上岸陸行，以便

在路途中尋求合意的耕地。此時若仍帶著木船行

走，既不方便，也會增加成本，遂將木船賣給當

地漁民。其實，有關移民乘船經由水路或水陸並

進入川的情況，筆者在多年前已從臺北故宮博物

院出版的《宮中檔雍正朝奏摺》中發現不少官員

的描述，並以〈十八世紀廣東移民四川路線考〉11

進行分析。舒畢生的調查證實了這一被正史屢屢

提及的水路，至今仍在民間社會被「集體記憶」

地傳承。這為我們解釋「湖廣填四川」的種種傳

說提供了裨益。

我們在四川省圖書館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訪問時瞭解到，這一區域涉及的地方文獻眾多，

僅地方志就有多部，如乾隆《簡州志》、咸豐

《簡州志》、光緒《簡州續志》、民國《簡陽

縣志》、民國《簡陽縣續志》、嘉慶《華陽縣

志》、民國《華陽縣志》、乾隆《新都縣志》、

嘉慶《新都縣志》、道光《新都縣志》和民國

《新都縣志》等。除了這些官方文獻外，還有大

量的族譜以及文集筆記等著述。這些文獻也為我

們深入研究清代四川移民史提供了助益，為今人

研究清代四川移民史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通過對成都東山地區的考察發現，客家移民

的家族觀念頗牢固，即使不識字的老人也知其祖

先何時何地遷入四川，且多有族譜存世。現有的

族譜多把清初入蜀一世祖立為入川始祖，並詳細

記述入川始祖創業的艱辛歷程，如宣統龍泉《萬

氏族譜》 1 2記載，其始祖安靜公生於粵之長樂

縣，「有四方志，但困於貧而未遂。苦作山傭者

二十年，知故國不能發跡，遂於乾隆六年辛酉歲

（1741），慨然暨刁孺人，攜長故，辭粵遷蜀。

時公年三十六，孺人年二十二，長故僅二齡。一

行三人，征途落寞，行李蕭條，跋涉五千里，直

抵西川成都之鳳凰山，編茅而處。是我蜀中之始

祖也。」又如光緒《盧氏族譜》1 3記載，入川始

祖仁彥公「聞西蜀膏腴，鄉里多遷之者。……將

田園廬舍遂以出售，作盤費之資，具行李實囊

橐，擇吉於乾隆戊寅年（1 7 5 8）正月吉日，攜

二、三、四子，望西蜀而前往。越三月餘，始

至成都府華陽縣北門外隆興場，依族盧朝華居

焉。」從此也可以得知，廣東移民入川大多是以

家庭單位，入川的目的是「發跡」，且多有入川

的盤纏，即變賣家業作旅途費用。當然也有因生

活所迫而入川的，民國《林氏族譜》1 4在追憶入

川始祖培玉公時則說，始祖生於粵東長樂縣八井

鄉，「適值明末清初，新舊交替之時，苦於兵役

之繁，賦役之重，兼以潮惠一帶地方饑荒連年，

民不聊生，不得已而為遷移之計。離東粵而赴西

蜀，跋山涉水，路經萬里，備嘗辛苦，不過為吾

子孫覓前程計耳。……我培玉公於前清雍正癸丑

（1733）正月十三日，同胞弟培昌公入川。行至湖

廣衡州，昌公患病，遂卒於中途。雁行分翼，就地

安葬，仍攜昌公之黃孺人、俊清公，至四川成都縣

繁陽山、華陽縣太平橋等處，立業居住。」

清代前期，客家人拖家帶口落籍四川，至

今約在三百年左右。這些移民分佈在四川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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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已融入當地社會，但在四川和重慶仍有不少

客家移民方言島。這之中，成都東山地區頗為典

型。隨著學界與政府對四川客家的共同關注，

成都於2001年舉辦了第七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

2005年又舉辦了世界客屬第二十屆懇親大會，東

山地區客家成為世人關注的熱點，東山成為巴蜀

兩地保留下來的最大客家方言區，不同學科的學

人走進東山地區，民間私家保存的族譜被不斷發

掘，移民家族祠堂、碑刻也進入人們的視野，客

家人也因此開始構建對祖先的歷史記憶。但清代

客家移民入川後，如何處理與他者的關係？如何

建構與認同四川社會？移民向定居社會的轉型有

無具體的表徵？這些問題至今並沒有得到解決。

成都東山豐富的移民史資源，為我們研究清代華

南地區鄉村人口流動與社會變遷提供保障。

註釋

* 本考察報告專案來源：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

中心承擔的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

大專案「明清南方鄉村地區人口與移民的歷史人

類學考察」（07JJD840199）之子課題「明清成

都地區鄉村人口、移民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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